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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 
 

    民三十六年夏，我重游西子湖，在杭州市旧书摊上，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

同时也在浙江图书馆把四库全书中的「孙子提要」抄录下来，这总算不负此行了。  

 

     孙子提要 
 

    臣等谨案孙子一卷，周孙武撰，考史记孙子列传载：武之书十三篇，而

汉书艺文志乃载：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故张守节正义以十三篇为上

卷，又有中下两卷。牡牧亦谓：武书本数十万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

粹，以成此书。然史记称十三篇，在汉志之前，不得以后来所益者为本书。

牧之言，固未可以为据也。此书注本极伙，隋书经籍志所载，自曹操外，有

王凌、张子尚、费诩、孟氏、沈友诸家。唐志益以李荃、杜牧、陈皞、贾林、

孙镐诸家。马端临经籍考，又有纪燮、梅尧臣、王晢、何氏诸家。欧阳修谓

兵以不穷为奇，且其说者之多，其言至为有理。然至今传者寥寥。应武举者

所诵习，惟坊刻讲章。鄙俚浅陋，无一可取。故今但存其本文，着之于录。

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叶适以其人不见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

处士之所为。然史记载阖闾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则确为

武所自着，非后人嫁名于武也。      乾隆  年  月  日 

    恭校上总纂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废墀。  

 

 这真是一篇有价值的提要，尤其断定十三篇为孙武所自着，非后人所杜撰，

更足以粉碎一些怀疑派的见解。在未说到本题之前，特先录于此，聊作本文之开场

白。  

 

    本文所指的明版孙子兵法，系明代解元钟吴何守法先生校音点注，出版于万历

三十二年，全书共分六册，字体清秀，完整无缺，忆前在中央研究院举行之古物展

览会上见有一本宋版孙子，今又得一部明版孙子，真算一饱眼福了。又，我曾购到

商务印书馆影印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的「宋本武硁七书」（内有孙子）但该书却

无注解。  

 

 这一部明版孙子兵法原为何守法着「武经七书」中之一种，全书共六册，系

参照十一家集注，及张贲、郑友贤、郑希山、杨魁、赵虚舟等注解——「诸说而全

注之」，并益以「鄙见」——旁搜博采，寒暑不辞，稿凡五易，纸及千张，」（连

其他兵书六种），古人著书，其认真可见。  

 

 这一部书的注解确有独到之处，在这里未能尽举，仅将其「孙子十三篇源委」

及各篇「大旨」原文录之于下，以供关心孙子者参考。  

 

        孙子十三篇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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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吴越春秋云：「吴王登台，向南风而笑，有顷而叹，群臣莫晓其意者，子

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和善，

此孙子兵法所由始也。」史记云：「孙子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

篇，吾尽观之矣』，此兵法凡十三篇所由名也。」然汉艺文志又称：「孙子兵法八

十二篇」。杜牧亦云：「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粹。」然则孙子

之书，岂果前之篇数烦多，而今十三篇，乃魏武注之而删定欤，俱未可知。但美之

者，如郑厚则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亦当尽心，其辞约而缛，易

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杨著书皆不及也。」五代张昭则曰：「战

国诸侯言攻战之术，其间以权谋而辅仁义，先智诈而后和平，惟孙子十三篇而已。」

宋儒戴少望亦曰：「孙武十三篇，兵家之说备矣。」据此三说，后国子司业朱服，

校定七书，以孙子为首者，或有见于此。其刺之者，如高氏子略则曰：「兵流于毒，

始于孙武，其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或亦曰：「孙武以此干吴王而止于疆

霸，魏武所得于武子，至为精详，然终不能吞吴兼蜀。」据此二说，后遂讲武子，

虽伐楚入郢，亦有三失者本此。或又曰：「孙武事吴，功显赫若此，而左氏不载，

必本无是人，乃战国辩士，作为是书，妄向标指，未可知也。」据此说，则不惟疑

十三篇非原书，并孙子亦疑其无斯人矣。谨皆存之俟考，愚今无暇究十三篇之先后，

孙子之有无，姑据其所作评之，其书先计而后战，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智、信、

仁、勇、严，与太公之言脗合，至于战守攻围之法，山泽水陆之军，批亢捣虚之术，

料敌用间之方，靡不毕具，是以战国以来，用兵者，从之则胜，违之则败，虽一时

名帅，莫能出其范围。故欧阳文忠公撰四库书目，言注之者二十余家，今据集注与

直解所列，仅见汉有曹操，唐有杜牧、李筌、陈皞、孟氏、贾林、杜佑，宋有张预、

梅尧臣、王晢、何氏共十一家，并郑友贤遗书，其张贲注，刘寅谓止记大略，余俱

亡之矣。近又有郑灵本义，杨魁讲意，赵本学注。但诸说虽存，矛盾者多，第恐犹

不足以发扬孙子之旨，俾学者知归缩变通也。遂不揣鄙浅，妄以蠡测之见，折衷诸

说，僭为注释于下，以请益于四方高明云。  

 

        孙子十三篇大旨 
 

 始计第一 此篇凡五节，首「兵者」至「察也」，是一头，次至「不胜」，言

君与大将经校于庙堂之上，而胜负可决，又次至「去之」，言大将选用裨将，而授

之以计。又次至于「先传也」，言因利制权之妙。末则总结前文，多算胜，少算不

胜，以见计为要也。夫兵贵万全，不宜浪战，君将用兵之初，能先知彼我情状，计

定而后战，则战无不胜矣。若临机制变，在于将之自裁，安可隃度乎？故以始计为

第一篇。  

 

 作战第二 庙堂之上，计算胜负已定，然后可战，故以战为第二，所谓作者，

鼓之舞之也。盖战为危事，久暴于外，必有钝兵挫锐，屈力弹货之害，而欲速胜以

免害，非鼓舞士卒，使之乐于进战不能也，然作之之道有三：激之怒而气奋也；诱

之以利，使贪得而勇往也；赏赉表异之，使之显荣而愿致其身也。再细玩之，篇名

虽曰「作战」，而所载乃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者，何也？亦以行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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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备乎此，而后可作而用之耳。通篇凡五节，首至「举矣」，言兵之兴，人众费广，

次至「足也」。反覆言速则利，久则害，惟善者能因粮而足用。又次至「十石」，

言因粮之利；又次至「益强」，言作之之法。末「故贵」一段，则总结之，又警将

之任重也。或曰：作，制也，造也，谓庙算已定，即计程论费，制造战事也。孙子

因昔之好兵者，住往日久费广，以致民穷祸起，故于始计之后，即陈其所费，勉其

速胜，以为万世之法。惜汉武隋炀，复不悟而犯之，此则专主制造战事说。盖以作

士之气，在深入不得已之际，非出师之初也，岂知战以气为先，盛则胜，衰则败，

何分于先后哉！必以作气速战而胜说为正。  

 

 谋攻第三 谋，亦计他，攻，击也。或曰：合阵为战，围城曰攻。夫观上二篇

庙算已定，战气巳鼓，虽为可攻，而攻之以威力，则未免决胜于锋镝之间，纵能歼

敌，安保己之无伤。故不若先定其谋，持重万全而后攻之，使敌人之自服，此谋攻

所以次作战而为第三也。然在作战也，欲拙速而取胜，不欲巧久而钝兵，此则欲全

争于天下，不欲破人之军国，孙子不得己之情见矣。惜乎！生事喜功之人，犹驱无

辜以强战，而卒致两败俱伤，独何心乎？通篇凡七节，首至「善者也」，言谋胜而

全之为善，战胜为次；次至「灾也」，言不待谋成而忿攻之失。又次至「法也」，

言谋攻不久而全争之法；又次至「擒也」，言用谋众寡之用；又次至「必弱」，言

将谋周隙之异；又次至「引胜」，言君不知政事，而乱其谋之患；又次至于末，言

五者为知胜之谋，而引古语结之，有次序，有肯綮，非泛常作也，学者当熟玩之。  

 

 军形第四 军形者，彼我两军攻守之形，虽因情而著，实谋为隐显者也，谋深

则形隐，而人不可知，谋浅则形显，而人皆可见。故次于谋攻为第四，大抵此篇主

于先能自治，秘之莫测，然后徐察敌形而巧乘之，斯为用兵之妙，非示诈形误敌者

比也。诈形乃形势后之事，放至虚实篇方发之，世有不先务本而专事诈者，岂孙子

意哉？细玩之，当分七节看。 「昔之」至「不可为」，首言立先胜之本以待敌；

次至「全胜也」，引上攻守之善以明其效；又次至「聪耳」，言胜于有形者不为善；

又次至「败也」，详言胜于无形者为善；又次至「之政」，言称善用者由道法；又

次至「生胜」，言上古营阵之法；末铢镒积水，总是喻攻守之形。然一篇虽以军形

名，而议论反覆，有如风生中间不露一形字。至末方点出，何其妙欤！学者最宜深

味。  

 

 兵势第五 上篇言形，此篇言势，盖微露其端，而使人莫测者，形也。奋出疾

击，而使人莫御者，势也。兵形已成，犹必任势，然后可以致胜，故次于军形为第

五。当作五节看：自「凡治众」至「实是也」，是引起奇正之义；次至「孰能穷之

哉？」是喻言奇正无穷；「激水」至「发机」，是明兵势之妙；「纷纷」至「待之」，

是明势之有本。 「故善战」至末，则言善战必资于势以结之，大抵此篇所谓势者，

即营阵奇正之法，奇辅正而行，出之不先不后，适合其宜为贵，篇中投卵击石发机

激水之喻，至明且尽矣。李卫公六花阵，正得于此；世人不善读孙子，每恨不及阵

法，殊不知上篇度量数称胜，及此篇所言，皆阵之要旨。诚能以孔明八阵图参而推

演之，则古人秘于千百世之上者，悉可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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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实第六 形篇言攻守，势篇言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两齐之法，然后知

奇正；先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知虚实。盖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由奇正而生，故

此篇次于势为第六。然是虚实也，彼我皆有之，我虚则守，我实则攻，敌虚则攻，

敌实则备。是以为将者，须识彼我虚实，不识虚实而用兵，则当备而反攻，当攻而

反守，欲其不败难矣。篇中虽语句杂出，立意烦多，而沉潜玩之，节节俱有次序血

脉，已于每节下提明，故不复总分，然约而言之，不过教人变敌之实而为虚，变己

之虚而为实，以施攻守焉耳。观唐太宗曰：「诸家兵书，无出孙子，孙子十三篇，

无出虚实，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吁！太宗诚知兵之深哉。  

 

 军争第七 兵道贵实而恶虚，即知彼我虚实之情，然后可用军以争，故次于虚

实为第七。所谓争者，谓两军相对，凡便利之事，无不欲先人而得之，非止于争地

利已也。大抵篇中自军争之法以上，多言争胜，盖利于我，则我胜，利于彼，则彼

胜，安得不争乎？争胜争利，其争一也。再细玩之，自「凡用兵」至「军争」是头，

次至「计者也」，是释争之所以难。又次「军争为利」二句，总言不知迂直有害；

「举军」四句，即明上众争为危，自「是故」至「二至」，是申则不及；「是故军

无」三句，是申辎重捐；「故不知诸侯」至「地利」，又是言争利之要以起下文；

「故兵」至「争之法也」，是言军争之法；「军政」至「耳目也」，是言用众之法；

「三军」至「变也」，是言四治之法；末「故用」一段，是言用兵之法；见有此四

法，方可以得利也。故善用兵者，欲与敌争，能先以身处敌地，为敌人料我之计，

而诈形以应之，复逆料其所不料者，而轻速以出之，此所以可转迂为直，变患为利，

然必争而得之，此其为难。后详揭四者之法，殆争之本也；本不务而徒强争，岂全

胜之道哉？  

 

 九变第八 九变者，用兵之变法有九也。常之反为变，凡兵有常法，有变法。

如上篇军争之法，是道具常也，此篇皆以不必争为言，则变矣，学者当兼通之。若

但知守常而一于争，不能临时应变，知其中又有不可争之处，谓之暴虎冯河，死而

无悔者矣。故孙子历举九变以次于军争为第八，观篇末复拳拳以思虑备防为戒，以

必死忿速为贱，真用兵之龟鉴哉！或曰：九者，数之极，用兵之法，当极其变耳，

甚非。  

 

 行军第九 行军者，谓军行出境，其次舍须择便利也。欲便利，必知变斯可以

能之。故次于九变而为第九。然名虽止于行军，而篇首以「处军相敌」并言者，盖

以所居之处，有水泽山陆之不同，所经之路，亦有坑堑险阻之不一，偶与敌遇敌又

有动静进退之迹，阵蔽疑似之形，治乱虚实之说，此皆当明于驱避，精于察识者。

若在己之军，处之不得其法，在敌之情，相之不得其真，必有败衂之祸。孙子所以

详析言之。上言处军，下言相敌，而终之以令文齐武，可谓周备无遗矣。但或又疑

行军当在作战之后，越六篇而方及之何耶？殊不知形势虚实争变者，乃兵家之计，

而处军相敌，则兵家之常式也；必有其计，然后可同其式，列之于九，则不惟有缓

急之分，亦有先后之序；故读者能即此求之，则十三篇之编目，皆可知其有微意存

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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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第十 地形者，山川险易之形也，凡行军，必使军士伺其伏兵，将乃先自

视地之形，知其险易，因而图之，然后可以立胜，故次于行军为第十。细玩通篇之

义，作五段看，自「地形有通」至「察也」，言地形，及因地制胜者六。自「故兵

有走者」至「察也」，言兵名，及将自致败者六，皆举其目于前，而释于后也。自

「夫地形者」至「国之宝也」，言地虽兵之助，将尤贵知之以料敌，知否而胜败殊，

进退而咸当保利也。 「视卒」至「不可用也」，又承言将为国之宝，当得抚用士

卒之法。 「知吾卒」至末，则总言敌与吾卒与地形，皆须知其可击否，见不能全

知者，止可半胜，惟知者不迷不穷，故复引古语以结之也。夫上篇「处军相敌」，

已兼地形矣；此复出之者，因上篇之形，乃军行在途所经之地，尚有未尽，此篇论

战场之形势，安营布阵之所也。吴起地机，正见于此，盖虽有智勇之将，精强之卒，

若阵之不得其地，犹走良骥猛虎于藩淖中，不惟难逞其技，立见其危。是以将宜熟

之于平日，而慎之于临事，不可妄驱士卒于非地耳。大略文意，多同于前九变、行

军绪篇，学者详读自见。  

 

     九地第十一 九地者，用兵之地势有九也。上篇言地形，乃地理自然之形，

可以安营布阵者，以宽狭险易言之。此篇言九地，因师之侵伐所至，而势有九等之

别，以浅深轻重言之。上篇但举其常，此篇特指其变，故篇内有云；「九地之变，

屈伸之利。」此地形、九地，所以分为二也。然虽有其地，非将裁处之，未必得利，

故次于地形之下而为第十一。细玩之，通篇作十二节看，自「用兵之法」至「有死

地」，是先举九地之名；自「诸侯自战」至「为死地」，是释九地名之义；自「是

故散地」至「死地则战」，是著处九地之法。自「古之所谓善」至「不戒也」是善

将能乱人而已不乱，夺爱惟在于速；自「凡为客」至「不可测」是言为客深入之三

策；自「投之无所往」至「不得已也」，是错陈极论兵在危地，必同心相救；自「将

军之事」至「察也」，是言士之同心听命，其机又在将之能颠倒；自「凡为客」至

「不活」，是重举处九地之变法，自「为客绝地」至「不活」，又是以九地之变，

重申为客之道。 「故兵之情」一节，是重申兵士深入之情。自「是故不知」至「王

之兵也」是重举军争篇文，见知之斯可深入，不知者非霸王之兵。自「夫霸」至「其

国可隳」，是又明霸王兵之什强。自「施无法」至末，则皆是申将军用众之事，攻

敌之妙，以终上九地之变三句也。然其所处之法，虽有九者不同，大要皆本于人情，

将能深达人情，驭之以术，发之以机，则人可用而地不困，此孙子作书之旨也。但

义意虽精，辞觉重复，姑依本文解之，读者融会而不拘泥焉，斯善学孙吴矣。虽然，

静幽正治，尤将之本也，自非内有静幽之智，外有正治之才，天分迈常者，安能颠

倒百万之众，加弄婴儿于股掌之上，变化莫测，运用无方，假至败以为功，保生全

于万死哉！噫！用兵如此篇，诚可谓神妙之极矣。或曰：九地者，欲战之地有九也。

或曰：胜敌之地有九也；或曰：用兵之利害有九也。  

 

 火攻第十二 火攻者，用火攻敌也，伤人害物，莫此为什！其原起于鲁桓

公焚邾娄之咸丘，后世遂有之。但兵为国之大事，用之已出于不得已，至于火攻，

宁非犹不得已者乎？仁人君子必不忍为，而孙子乃以之次于九地者何，盖欲使速于

战胜，非火不可，而使奸细潜行于敌以用火，亦非先知九地之形不能也，故次于九

地为第十二。通篇作八节看，自「火攻有五」至「火队」，是言大约有此五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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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火」至「日也」，是言用火之机；「火发」四句，是言察风以攻人；「凡军」

二句，是言守数以自备，「故以攻」四句，又是因火而言及于水；「夫战胜」五句，

是总言胜则当修其功，惟明良能之；「非利不动」至末，则反复极言主将之当慎警，

方可以安国全军他。抑论水火无情，其机难制，人徒知可以攻敌，而不知少有不当，

焚溺之祸，反在于己，要不可专恃之为利者。观孙子于前篇，虽深入死地，而其变

化婉转，绝无危辞，独于此篇重以慎警为戒，譬之医之用毒，切切为病者叮咛，无

亦虑其惨酷欤？第为战中一事，不得不言及之，此所以列于最后，见非常法也。用

兵者盍深思之哉!  

 

    用间第十三  间，罅隙也，谓乘敌人之罅隙，而入之以探其情也。即今之

细作，俗名尖哨；又离间敌人，开启衅疑，致彼之败，成我之胜，故谓之间，用之

之道，尤须微密，故次于火攻为第十三篇。通篇作十三节看，自「兴师」至「七十

万家」，是言必有劳民伤财之害；自「相守」至「主也」，是什言日久不能用间之

非；自「故明君」至「先知也」，是言君子用间成功；自「先知」至「情者也」，

是言知情由于用间；自「故用间」至「宝也」，是举间之名而称其贵；自「因间」

至「反报也」；是随间之名而释其义；「故三军」四句，是承上言间之当重；「非

圣智」三句，是又明用间之不易；「妙哉」二句，是赞其至妙当用，「间事未」二

句，是戒其漏泄当刑；「凡军之」至「厚也」 ，则详言用间之法，全在厚反间；

「昔殷之」至「大功」，则引言上智之人，可以成大功；末则承上吃紧言以终一篇

意也。盖行兵之道，其措胜也贵在先知，若欲先知敌情，非乘间而探之不可，是以

当用也。然自古皆有，用之实难，盖因人之忠邪难辨也，才之能否难定也，言之虚

实难察也，事之有无难凭也，初意用之，本欲其报我而间彼，一不当焉，则或饵敌

之贿，而私为之输情行诡者有之，或受我之托，未能得真，无以反命，而怀惧不归

者有之，荀非圣智仁义微妙，鲜不失之偏听误投，而至于败矣。故必自「始计」至

「火攻」，使其习熟，方可明言，且中间篇篇皆有用间之意，特又列之于终，以为

总括，若究其所以然，则实非言语文字之能传，要在巧者之自悟也，孙子虽精，安

得而详及之欤？  

 

 以上系将何着孙子十三篇的「源委」及「大旨」，照样录下，不加更动，但

从这些「大旨」中已足窥见何守法先生对孙子的研究。如他日经济许可的话，当将

全书影印，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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